第五組  韓信

(1)報告人:黃女芩

韓 信
生平簡介

淮陰侯韓信，是淮陰人。當初還是平民的時候，貧窮卻又沒善行，不能夠被推選為官吏，也不會從事生產或經營商業。經常投靠別人家吃飯，大家都不太喜歡他。

他曾多次投靠在南昌亭長家求食，一連好幾個月，亭長的妻子很討厭他。就當有次韓信再來的時候，沒有幫他準備飯。韓信也就明白她的用意，很生氣也就從此不去她家。

韓信到城邊釣魚，有位洗衣老婆婆捨食給他，好幾十天內天天如此，韓信很好高興的對他位老婆婆說：「我將來一定加倍報答你。」老太太卻生氣的說︰「一個堂堂男子漢自己養不活自己，我只不過看你可憐給你飯吃，難道我還會希望有什麼回報嗎!」

淮陰屠戶有個年輕人侮辱韓信說到妳雖然身材高大，喜歡帶刀劍，實際上是個但想鬼。並當眾侮辱他說:你要是有膽量，就刺我ㄧ刀；要是不敢，就從我跨下鑽過去。韓信注視了好一會，就低頭俯身從他的胯下爬了過去。滿街的人因此嘲笑他。

等到項梁率兵渡過淮河，韓信杖劍從軍，投到他的部下，一直沒有什麼名氣。

項梁敗兵後，項羽任命他為郎中。他從多次向項羽獻計策，項羽都沒有採納。

漢王劉邦率兵進入蜀地之，韓信楚軍中逃出來投奔了漢軍，不過也沒有什麼名氣，只是單了一個管理糧倉的小官。

韓信曾多次和蕭何交談，蕭何很賞識他。

有次蕭何︰「既然打算要東進，要是能夠任用韓信，韓信就會留下來；要是不能重用他，他終究會逃跑的」。漢王︰「我就因為你的推薦，任命他為將軍吧」 (P.248)
在舉辦完韓信的任命儀式後。漢王就馬上請教韓信攻打的策略，而在他們的對話裡面，韓信拿項羽的個性和漢王的個性相比，不僅讓漢王了解項羽這個人的個性更分析了各地人名的心聲，讓韓信講話更有說服力，漢王很高興也聽從了他的計謀。

背水一戰:

韓信既滅魏國，趁勢繼續進軍，先是擊敗代國軍隊，之後攻擊趙國。攻擊趙國戰役之中，韓信背水為陣，並且派人趁趙軍出動，立刻飛馳奔入，拔下趙國旗幟，插上漢軍紅旗。趙軍退回營寨見漢軍紅旗，全面潰散，韓信獲得輝煌勝利。

背水為陣，顯現的正是韓信把兵法給融會貫通之後，依照情勢所設想出來的不凡戰略。先是背水為陣，使敵人訕笑驕懈，並且於戰陣之際，派人更換敵營旗幟，造成敵人營寨已經被奪的假象，達到欺敵以及癱瘓敵軍心的目的，終至獲得勝利。
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飛鳥盡，良弓藏。敵國破，謀臣亡。」對於韓信這個軍事天才，劉邦始終不放心，從劉邦曾經兩度奪取韓信軍權，以及屢次徵調韓信的
精銳部隊便可看出來。而劉邦統一天下之後，韓信便是劉邦急於拔除的對象。

劉邦曾與韓信討論將領們的指揮能力。韓信以為劉邦帶兵不能超過十萬，自己則是多多益善。劉邦雖然不能統御士卒，卻能統御將領，而且韓信認為劉邦的
聰明才智，是屬於「上天授與，不是人力可及。」劉邦的政治才能，是韓信遠遠不及的。

韓信想法如此天真，如果說他能在天下歸漢之後，效法張良的行為，或許可以保住性命，但是韓信不知道要收斂氣燄，巡查他的封國郡縣時總是攜帶大批的
武裝部隊，恐怕這是劉邦無法忍受的，因為韓信的軍事才能讓他恐懼。

在被封楚王之後，回到淮陰，酬謝她黃金二十四萬兩，富貴不忘舊恩，令人感佩。
另一是在淮陰時他受一無賴侮辱，受了胯下之辱，在韓信回淮陰時，同樣找到那位無賴，任命他為中尉。韓信告訴他的部下，當那個無賴侮辱他時，他大可
殺掉那個無賴，但是殺掉一個無名小卒，沒什麼意思，所以忍耐。一席話把胯下之辱昇華成了忍耐的藝術。

重情重義

韓信說:漢王對我恩德深厚，把他自己的車給我坐，把他自己的衣服給我穿，他把自己的食物給我吃。我聽說:乘別人的車就要替別人承擔患難，穿別人的衣服就要替別人操心，吃別人的飯就要為別人事盡力，我怎麼能為了追求私利而背信棄義呢!
貪、驕

韓信慘遭誣陷族滅。除了劉邦、呂氏登位後忌妒才能，韓信的貪、驕的個性也是其中原因
當韓信聽從蒯通之計，攻打齊國，立大功時，業具大將軍之尊，地位不可謂不高，權位不可謂不隆，盡可以殲滅項羽後，靜候封賞，然而他卻迫不及待的派遣使者上告劉邦，討封齊王，使劉邦相當不悅；雖然有得到允許，卻也埋下日後族滅的惑種。

韓信擅長作戰，有兵仙之稱，在楚、漢相爭之計，當推其為第一，然而當他被貶為淮陰侯後，劉邦以天子之尊，跟他論為將之道，他卻不知收斂，深自戎懼，驕態畢露，自然會引起劉邦的猜疑和忌妒。

(2)報告人:黃郁淨

韓信的忠誠和愚昧

三件事情顯示韓信不是見利忘義、狠毒叛逆的人

淮陰侯韓信者，淮陰人也。始為布衣時，貧無行，不得推擇為吏，又不能治生商賈，常從人寄食飲，人多厭之者。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，數月，亭長妻患之，乃晨炊蓐食。食時信往，不為具食。信亦知其意，怒，竟絕去。
    信釣於城下，諸母漂，有一母見信饑，飯信，竟漂數十日。信喜，謂漂母曰：「吾必有以重報母。」母怒曰：「大丈夫不能自食，吾哀王孫而進食，豈望報乎！」

    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，曰：「若雖長大，好帶刀劍，中情怯耳。」眾辱之曰：「信能死，刺我；不能死，出我胯下。」於是信熟視之，俛出胯下，蒲伏。一市人皆笑信，以為怯。

上面第二件事情，是說韓信受了漂母的賜食，表示日後必定好好報答。可以證明他是一個「受恩莫忘」的人。或許有人認為，這只是出自一時情感的激動，任何人都會說出這番話，不足為奇，也不能就此證明函信是一個受恩莫忘的人。因為世上過河拆橋的人原本就很多，因此不能不令人懷疑。可是，接著看韓信功成名遂之後，對那些人又如何？太史公的史記是這樣說的：

　　信至國，召所從食漂母，賜千金。及下鄉南昌亭長，賜百錢，曰：「公，小人也，為德不卒。」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。告諸將相曰：「此壯士也。方辱我時，我寧不能殺之邪？殺之無名，故忍而就於此。」

韓信賜漂母「千金」、亭長「百錢」，可知他是一個既重感情又知分寸的人。其次，他只說亭長是個小人，並責備他為德不卒，可知他是一個不記前嫌的人，而且認為「為德必須有始有終」。再來看他對一個曾經當面給他莫大侮辱的少年又是怎樣？依照韓信當時權勢來看，將他殺了是輕而易舉的事情，可是他沒有這麼做，反而給他官做。從以上這些處置來看，可以充分顯示韓信是個以德報怨的人。
韓信如果要造反，早在武涉、蒯通遊說之時，就該造反
　　有兵有勢的時候不造反，卻在沒兵沒勢的時候造反，天下哪有這種道哩！即使最笨的人也都不會這麼做，更何況韓信是個聰明人！楚漢相爭，劉邦在軍事上始終居於劣勢，是個明顯的事實，一直到韓信登壇拜將之後，情勢才由所轉變，所以劉邦最後打敗項羽，韓信莫過於是最大功臣。進一步來看，當時韓信的兵力到底強大到什麼樣的地步，我想以項羽失去大權，心生害怕，派武涉遊說韓信反叛的一段話：
　　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，為之盡力用兵，終為之所禽矣。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，以項王尚存也。當今二王之事，權在足下。足下右投則漢王勝，左投則項王勝。項王今日亡，則次取足下。足下與項王有故，何不反漢與楚連和，參分天下王之？今釋此時，而自必於漢以擊楚，且為智者固若此乎！
如今您即使自認為和漢王交情深厚，替他竭盡全力作戰，最終還得被他所擒。您所以能夠延續到今天，是因為項王還存在啊。當前劉、項爭奪天下的勝敗，舉足輕重的是您。您向右邊站，那麼漢王勝；您向左邊站，那麼項王勝。假若項王今天被消滅，下一個就該消滅您了。您和項王有舊交情，為什麼不反漢與楚聯和，三分天下自立為王呢？如今，放過這個時機，必然要站到漢王一邊攻打項王，一個聰明睿智的人，難道應該這樣做嗎？」
換句話說，只要韓信稍有一點私心，就可三分天下有其一。再以當時的戰績來看，項羽戰勝劉邦，韓信克項羽。以此而論，則當屬韓信第一，項羽次之，劉邦居末，最後成天下的，即有可能是韓信而不是項羽、劉邦，然而韓信卻絲毫不動心，回絕說：

　　臣事項王，官不過郎中，位不過執戟，言不聽，畫不用，故倍楚而歸漢。漢王授我上將軍印，予我數萬眾，解衣衣我，推食食我，言聽計用，故吾得以至於此。夫人深親信我，我倍之不祥，雖死不易。幸為信謝項王！
我侍奉項王，官不過郎中，職位不過是個持戟的衛士，言不聽，計不用，所以我背楚歸漢。漢王授予我上將軍的印信，給我幾萬人馬，脫下他身上的衣服給我穿，把好食物讓給我吃，言聽計用，所以我才能夠做到今天這個地步。人家對我親近、信賴，我背叛他不吉祥，即使到死也不變心。希望您替我辭謝項王的盛情美意！」
在當時楚漢相爭的緊要關頭，項羽派武涉勸韓信叛漢，而韓信逡巡不前，有所顧忌，是在所難免的。因為稍一不慎，中了對方圈套，一個過錯，就滿盤皆輸，到時後悔，也為時已晚。接著蒯通又勸韓信造反，而他仍不為所動，由此可以看出他對劉邦的進忠是毫無可疑的了。
韓信「貪」、「驕」相循，導致其功高震主，終於遭到滅族之禍
　　韓信慘遭誣陷族滅，除了劉邦、呂后登位後妒才嫉能、好殺功臣之外，其本身所犯的過錯也是有的。其中貪與驕是韓信最大的敗筆。當時韓信聽從蒯通之計，攻克齊國，立下大功時，身為大將軍，地位高，權勢大，盡可待殲滅項與後，靜封其賞，然而他竟然迫不及待派遣使者上告劉邦，討封齊王

　　漢四年，（韓信）遂皆降平齊。使人言漢王曰：「齊偽詐多變，反覆之國也，南邊楚，不為假王以鎮之，其勢不定。願為假王便。」當是時，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，韓信使者至，發書，漢王大怒，罵曰：「吾困於此，旦暮望若來佐我，乃欲自立為王！」張良、陳平躡漢王足，因附耳語曰：「漢方不利，寧能禁信之王乎？不如因而立，善遇之，使自為守。不然，變生。」漢王亦悟，因復罵曰：「大丈夫定諸侯，即為真王耳，何以假為！」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，徵其兵擊楚。
漢四年（前203），韓信降服且平定了整個齊國。派人向漢王上書，說：「齊國狡詐多變，反覆無常，南面的邊境與楚國交界，不設立一個暫時代理的王來鎮撫，局勢一定不能穩定。為有利於當前的局勢，希望允許我暫時代理齊王。」正當這時，楚軍在滎陽緊緊地圍困著漢王，韓信的使者到了，漢王打開書信一看，勃然大怒，罵道：「我在這兒被圍困，日夜盼著你來幫助我，你卻想自立為王！」張良、陳平暗中踩漢王的腳，湊近漢王的耳朵說：「目前漢軍處境不利，怎麼能禁止韓信稱王呢？不如趁機冊立他為王，很好地待他，讓他自己鎮守齊國。不然可能發生變亂。」漢王醒悟，又故意罵道：「大丈夫平定了諸侯，就做真王罷了，何必做個暫時代理的王呢？」就派遣張良前往，冊立韓信為齊王，徵調他的軍隊攻打楚軍。
這種討封為王的舉動讓劉邦非常的不悅，後來雖然勉強允諾，卻也因此埋下日後族滅的禍種。又劉邦跟項羽最後決戰時，韓信高居齊王之位，卻不奉令兵援，直到劉邦採張良之計，應允賜地韓信，才答應出師接戰，最後獲得勝利，這讓劉邦有駕馭乏力之感，以上兩個例子，足以見其「貪」。

　　韓信擅長作戰，在楚漢相爭之際，當推其第一，然而當他被貶為淮陰侯後，劉邦倚天子之尊，跟他論為將之道，他卻不知收斂，竟然侃侃而談，驕態畢露，自然會引起劉邦的猜忌與忌妒。又韓信位居京師，處境至危，應該懂得謙讓，然而他卻心懷怨恨，並且自負不淺，羞與功臣名將為伍，氣焰仍高，當然會替自己樹立更多的敵人，以上這兩點，可以看見韓信的「驕」。貪與交相循，就形成了功高震主的情形，而顯得處處孤傲特立，這對心胸狹窄的劉邦來說，是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」，宛如芒刺在背，自須去之而後快，除之而後安了。再加上狠毒的呂后，韓信就只有背負不實的造反之名，最後慘死在呂后的手裡。
史記與漢書的記載

背水一戰

史記

韓信使人間視，知其不用，還報，則大喜，乃敢引兵遂下。未至井陘口三十里，止舍。夜半傳發，選輕騎二千人，人持一赤幟，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，誡曰：「趙見我走，必空壁逐我，若疾入趙壁，拔趙幟，立漢赤幟。」令其裨將傳飧，曰：「今日破趙會食！」諸將皆莫信，詳應曰：「諾。」謂軍吏曰：「趙已先據便地為壁，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，未肯擊前行，恐吾至阻險而還。」信乃使萬人先行，出，背水陣。趙軍望見而大笑。平旦，信建大將之旗鼓，鼓行出井陘口，趙開壁擊之，大戰良久。於是信、張耳詳棄鼓旗，走水上軍。水上軍開入之，復疾戰。趙果空壁爭漢鼓旗，逐韓信、張耳。韓信、張耳已入水上軍，軍皆殊死戰，不可敗。信所出奇兵二千騎，共候趙空壁逐利，則馳入趙壁，皆拔趙旗，立漢赤幟二千。趙軍已不勝，不能得信等，欲還歸壁，壁皆漢赤幟，而大驚，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，兵遂亂，遁走，趙將雖斬之，不能禁也。於是漢兵夾擊，大破虜趙軍，斬成安君泜水上，禽趙王歇。

【翻譯】
    韓信派人暗中打探，瞭解到沒有採納廣武君的計謀，回來報告，韓信大喜，才敢領兵進入井陘狹道。離井陘口還有三十里，停下來宿營。半夜傳令出發，挑選了兩千名輕裝騎兵，每人拿一面紅旗，從隱蔽小道上山，在山上隱蔽著觀察趙國的軍隊。韓信告誡說：「交戰時，趙軍見我軍敗逃，一定會傾巢出動追趕我軍，你們火速衝進趙軍的營壘，拔掉趙軍的旗幟，豎起漢軍的紅旗。」又讓副將傳達開飯的命令。說：「今天打垮了趙軍正式會餐」。將領們都不相信，假意回答道：「好。」韓信對手下軍官說：「趙軍已先佔據了有利地形築造了營壘，他們看不到我們大將旗幟、儀仗，就不肯攻擊我軍的先頭部隊，怕我們到了險要的地方退回去。」韓信就派出萬人為先頭部隊，出了井陘口，背靠河水擺開戰鬥佇列。趙軍遠遠望見，大笑不止。天剛濛濛亮，韓信設置起大將的旗幟和儀仗，大吹大擂地開出井陘口。趙軍打開營壘攻擊漢軍，激戰了很長時間。這時韓信張耳假裝拋旗棄鼓，逃回河邊的陣地。河邊陣地的部隊打開營門放他們進去。然後再和趙軍激戰。趙軍果然傾巢出動，爭奪漢軍的旗鼓、追逐韓信、張耳。韓信、張耳新已進入河邊陣地。全軍殊死奮戰，趙軍無法把他們打敗。韓信預先派出去的兩千輕騎兵，等到趙軍傾巢出動去追逐戰利品的時候，就火速衝進趙軍空虛的營壘，把趙軍的旗幟全部拔掉，豎立起漢軍的兩千面紅旗。這時，趙軍已不能取勝，又不能俘獲韓信等人，想要退回營壘，營壘插滿了漢軍的紅旗，大為震驚，以為漢軍已經全部俘獲了趙王的將領，於是軍隊大亂，紛紛落荒潛逃，趙將即使誅殺逃兵，也不能禁止。於是漢兵前後夾擊，徹底摧垮了趙軍，俘虜了大批人馬，在泜水岸邊生擒了趙王歇。
漢書

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，還報，則大喜，乃敢引兵遂下。未至井陘口三十裏，止舍。夜半傳發，選輕騎二千人，人持一赤幟，從間道萆山而望超軍，戒曰：「趙見我走，必空壁逐我，若疾入，拔趙幟，立漢幟。」令其裨將傳餐，曰：「今日破趙會食。」諸將皆嘸然，陽應曰：「諾。」信謂軍吏曰：「趙已先據便地壁，且彼未見大將旗鼓，未肯擊前行，恐吾阻險而還。」乃使萬人先行，出，背水陣。趙兵望見大笑。平旦，信建大將旗鼓，鼓行出井陘口，趙開壁擊之，大戰良久。於是信、張耳棄鼓旗，走水上軍，複疾戰。趙空壁爭漢鼓旗，逐信、耳。信、耳已入水上軍，軍皆殊死戰，不可敗。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，候趙空壁逐利，即馳入趙壁，皆拔趙旗幟，立漢赤幟二千。趙軍已不能得信、耳等，欲還歸壁，壁皆漢赤幟，大驚，以漢為皆已破趙王將矣，遂亂，遁走。趙將雖斬之，弗能禁。於是漢兵夾擊，破虜趙軍，斬成安君□水上，禽趙王歇。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，有生得之者，購千金。頃之，有縛至戲下者，信解其縛，東鄉坐，西鄉對而師事之。
韓信點兵

史記

信知漢王畏惡其能，常稱病不朝從。信由此日夜怨望，居常鞅鞅，羞與絳、灌等列。信嘗過樊將軍噲，噲跪拜送迎，言稱臣，曰：「大王乃肯臨臣！」信出門，笑曰：「生乃與噲等為伍！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，各有差。上問曰：「如我能將幾何？」信曰：「陛下不過能將十萬。」上曰：「於君何如？」曰：「臣多多而益善耳。」上笑曰：「多多益善，何為為我禽？」信曰：「陛下不能將兵，而善將將，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。且陛下所謂天授，非人力也。」

【翻譯】 
韓信知道漢王畏忌自己的才能，常常託病不參加朝見和侍行。從此，韓信日夜怨恨，在家悶悶不樂，和絳侯、灌嬰處於同等地位感到羞恥。韓信曾經拜訪樊噲將軍，樊噲跪拜送迎，自稱臣子。說：「大王怎麼竟肯光臨。」韓信出門笑著說：「我這輩子竟然和樊噲這般人為伍了。」皇上經常從容地和韓信議論將軍們的高下，認為各有長短。皇上問韓信：「像我的才能能統率多少兵馬？」韓信說：「陛下不過能統率十萬。」皇上說：「你怎麼樣？」回答說：「我是越多越好。」皇上笑著說：「您越多越好，為什麼還被我俘虜了？」韓信說：「陛下不能帶兵，卻善於駕馭將領，這就是我被陛下俘虜的原因。況且陛下是上天賜予的，不是人力能做到的。」

漢書

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。上問曰：「如我，能將幾何？」信曰：「陛下不過能將十萬。」上曰：「如公何如？」曰：「如臣，多多益辦耳。」上笑曰：「多多益辦，何為為我禽？」信曰：「陛下不能將兵，而善將將，此乃信之為陛下禽也。且陛下所謂天授，非人力也。」
(3)報告人:邱庭瑋

先解說史記與漢書內容差異

漢書

後陳豨為代相監邊，辭信，信挈其手，與步於庭數匝，仰天而歎曰：「子可與言乎？吾欲與子有言。」豨因曰：「唯將軍命。」信曰：「公之所居，天下精兵處也；而公，陛下之信幸臣也。人言公反，陛下必不信；再至，陛下乃疑；三至，必怒而自將。吾為公從中起，天下可圖也。」陳豨素知其能，信之，曰：「謹奉教！」

　　漢十年，豨果反，高帝自將而往，信稱病不從。陰使人之豨所，而與家臣謀，夜詐赦諸官徒奴，欲發兵襲呂後、太子。部署已定，待豨報。其舍人得罪信，信囚，欲殺之。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于呂後。呂後欲召，恐其黨不就，乃與蕭相國謀，詐令人從帝所來，稱豨已破，群臣皆賀。相國給信曰：「雖病，強入賀。」信入，呂後使武士縛信，斬之長樂鐘室。信方斬，曰：「吾不用蒯通計，反為女子所詐，豈非天哉！」遂夷信三族。
高祖已破豨歸，至，聞信死，且喜且哀之，問曰：「信死亦何言？」呂後道其語。高祖曰：「此齊辯士蒯通也。」召欲亨之。通至自說，釋弗誅。語在《通傳》。
史記

陳豨拜為鉅鹿守，辭於淮陰侯，淮陰侯挈其手，辟左右與之步於庭，仰天歎曰：「子可與言乎？欲與子有言也。」豨曰：「唯將軍令之。」淮陰侯曰：「公之所居，天下精兵處也；而公，陛下之信幸臣也。人言公之畔，陛下必不信；再至，陛下乃疑矣；三至，必怒而自將。吾為公從中起，天下可圖也。」陳豨素知其能也，信之，曰：「謹奉教！」
漢十年，陳豨果反。上自將而往，信病不從。陰使人至豨所，曰：「第舉兵，吾從此助公。」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，欲發以襲呂后、太子。部署已定，待豨報。其舍人得罪於信，信囚，欲殺之。舍人弟上變，告信欲反狀於呂后。呂后欲召，恐其黨不就，乃與蕭相國謀，詐令人從上所來，言豨已得死，列侯群臣皆賀。相國紿信曰：「雖疾，彊入賀。」信入，呂后使武士縛信，斬之長樂鐘室。信方斬，曰：「吾悔不用蒯通之計，乃為兒女子所詐，豈非天哉！」遂夷信三族。
漢十年，陳豨果然反叛。皇上親自率領兵馬前往，韓信託病沒有隨從。暗中派人到陳豨處說：「只管起兵，我在這裏協助您。」韓信就和家臣商量，夜裏假傳詔書赦免各官府服役的罪犯和奴隸，打算發動他們去襲擊呂后和太子。部署完畢，等待著陳豨的消息。他的一位家臣得罪了韓信，韓信把他囚禁起來，打算殺掉他。他的弟弟上書告變，向呂后告發了韓信準備反叛的事宜。呂后打算把韓信召來，又怕他不肯就範，就和蕭相國謀劃，令人假說從皇上那兒來，說陳豨已被俘獲處死，列侯群臣都來祝賀。蕭相國欺騙韓信說：「即使有病，也要強打精神進宮祝賀吧。」韓信進宮，呂后命令武士把韓信捆起來，在長樂宮的鐘室殺掉了。韓信臨斬時說：「我後悔沒有採納蒯通的計謀，以至被婦女小子所欺騙，難道不是天意嗎？」於是誅殺了韓信三族。

高祖已從豨軍來，至，見信死，且喜且憐之，問：「信死亦何言？」呂后曰：「信言恨不用蒯通計。」高祖曰：「是齊辯士也。」乃詔齊捕蒯通。蒯通至，上曰：「若教淮陰侯反乎？」對曰：「然，臣固教之。豎子不用臣之策，故令自夷於此。如彼豎子用臣之計，陛下安得而夷之乎！」上怒曰：「亨之。」通曰：「嗟乎，冤哉亨也！」上曰：「若教韓信反，何冤？」對曰：「秦之綱絕而維弛，山東大擾，異姓並起，英俊烏集。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，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。蹠之狗吠堯，堯非不仁，狗因吠非其主。當是時，臣唯獨知韓信，非知陛下也。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，顧力不能耳。又可盡亨之邪？」高帝曰：「置之。」乃釋通之罪。
高祖從平叛陳豨的軍中回到京城，見韓信已死，又高興又憐憫他，問：「韓信臨死時說過什麼話？」呂后說：「韓信說悔恨沒有採納蒯通的計謀。」高祖說：「那人是齊國的說客。」就詔令齊國捕捉蒯通。蒯通被帶到，皇上說：「你唆使淮陰侯反叛嗎？」回答說：「是。我的確教過他，那小子不採納我的計策，所以有自取滅亡的下場。假如那小子採納我的計策，陛下怎能夠滅掉他呢？」皇上生氣地說：「煮了他。」蒯通說：「哎呀，煮死我，冤枉啊！」皇上說：「你唆使韓信造反，有什麼冤枉？」蒯通說：「秦朝法度敗壞，政權瓦解的時候，山東六國大亂，各路諸侯紛紛起事，一時天下英雄豪傑像烏鴉一樣聚集。秦朝失去了他的帝位，天下英傑都來搶奪它，於是才智高超，行動敏捷的人率先得到它。蹠的狗對著堯狂叫，堯並不是不仁德，只因為他不是狗的主人。正當這時，我只知道有個韓信，並不知道有陛下。況且天下磨快武器、手執利刃想幹陛下所幹的事業的人太多了，只是力不從心罷了。您怎麼能夠把他們都煮死呢？」高祖說：「放掉他。」就赦免了蒯通的罪過。
太史公曰：吾如淮陰，淮陰人為余言，韓信雖為布衣時，其志與眾異。其母死，貧無以葬，然乃行營高敞地，令其旁可置萬家。余視其母塚，良然。假令韓信學道謙讓，不伐己功，不矜其能，則庶幾哉，於漢家勳可以比周、召、太公之徒，後世血食矣。不務出此，而天下已集，乃謀畔逆，夷滅宗族，不亦宜乎！
太史公說：我到淮陰，淮陰人對我說，韓信即使是平民百姓時，他的心志就與眾不同。他母親死了，家中貧困無法埋葬，他竟然還到處尋找又高大又寬敞的墳地，讓墳墓旁可以安置萬戶人家。我看了他母親的墳墓，的確如此。假使韓信能夠學習謙恭退讓，不誇耀自己的功勞，不自恃自己的才能，那他在漢朝的功勳就差不多可以和周朝的周公、召公、太公這些人相比了，後世子孫就可以享祭不絕。可是他沒能致力於這樣做，而天下已經安定，反而圖謀叛亂，誅滅宗族，不也是應該的麼！
成也蕭何，敗也蕭何
韓信多次跟蕭何談話，蕭何認為他是位奇才。到達南鄭，各路將領在半路上逃跑的有幾十人。韓信揣測蕭何等人已多次向漢王推薦自己，漢王不任用，也就逃走了。蕭何聽說韓信逃跑了，來不及報告漢王，親自追趕他。有人報告漢王說：「丞相蕭何逃跑了。」漢王大怒，如同失去了左右手。過了一兩天，蕭何來拜見漢王，漢王又是惱怒又是高興。罵蕭何道：「你逃跑，為什麼？」蕭何說：「我不敢逃跑，我去追趕逃跑的人。」漢王說：「你追趕的人是誰呢？」回答說：「是韓信。」
漢王又罵道：「各路將領逃跑了幾十人，您沒去追一個；卻去追韓信，是騙人。」蕭何說：「那些將領容易得到。至於像韓信這樣的傑出人物，普天之下找不出第二個人。大王果真要長期在漢中稱王，自然用不著韓信，如果一定要爭奪天下，除了韓信就再沒有可以和您計議大事的人了。但看大王怎麼決策了。」漢王說：「我是要向東發展啊，怎麼能夠內心苦悶地長期呆在這裏呢？」蕭何說：「大王決意向東發展，能夠重用韓信，韓信就會留下來，不能重用，韓信終究要逃跑的。」
漢王說：「我為了您的緣由，讓他做個將軍。」蕭何說：「即使是做將軍，韓信一定不肯留下。」漢王說：「任命他做大將軍。」蕭何說：「太好了。」於是漢王就要把韓信召來任命他。蕭何說：「大王向來對人輕慢，不講禮節，如今任命大將軍就像呼喊小孩兒一樣。這就是韓信要離去的原因啊。大王決心要任命他，要選擇良辰吉日，親自齋戒，設置高壇和廣場，禮儀要完備才可以呀。」漢王答應了蕭何的要求。眾將聽到要拜大將都很高興，人人都以為自己要做大將軍了。等到任命大將時，被任命的竟然是韓信，全軍都感到驚訝。

